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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江街道文化中心的支持下，为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70周年，控江同趣摄影沙龙的
会员们在位于江浦路1517号的沪江书
画院举办“田野之歌”——中国田园风
光摄影作品展。

控江同趣摄影沙龙是一批酷爱摄
影的退休员工在控江街道文化中心的
关心下成立的。目前，该沙龙已发展有
会员26人，一部分来自控江街道举办的
摄影技巧培训班，另一部分是来自延
吉、江浦街道的摄影爱好者。

今年的4月上旬，摄影沙龙组织会
员专程赴江西的婺源和安徽的宏村进
行了为期四天的摄影创作，几乎走遍了
婺源所有的古村落和山川。此次影展
展出的77幅田园风光照是他们从近千
幅照片中挑选出来的，绝大多数摄于婺
源和宏村，也有少部分是以往在各地拍
摄的，充分展示了艺术文化活动在社区
开展后的硕果。

——中国田园风光摄影作品展

杨浦摄影爱好者奏响“田野之歌”

展出时间：2012年5月23日－6月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6：30
地址：江浦路1517号沪江书画院二

楼展厅（免费参观，双休日休息）

◀菊径村色

▲湖光山色

▲卧龙谷揽胜 ▲美哉梯田

▲雾锁月亮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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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甡民徐甡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明威精选集》
作者：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以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
学养，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今中
外大国霸业的成败兴废之道。中国史部
分，从秦汉帝国开始，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中
国历代王朝组织架构的分散聚合对其存续
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
大脉络；世界史方面，重点分析了罗马帝国
的成败因缘，并由此而下将其与近代列强，
如荷兰、大英帝国等比较异同，最后反思了
今日美国基督教精神丧失的问题。

《大国霸业的兴废》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迷人的谎言》是为电影而写的随笔
集，28篇文章中涉及百余部影片，既有经典
老片，也有时下热片，展现了“公知讲电影”
的独特魅力。作者从人性、心理、伦理、道
德等角度对电影进行深度解读，文章超越
了技术层面的评析，论述的主题也更加具
有普遍性。作者对电影细腻的感受和精准
的行文，已超出传统影评中的技术论与方
法论层面。

《迷人的谎言》
作者：崔卫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作者：蓝剑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海明威是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之一，1954 年他凭借作品《老人与海》获得
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的作品创造过图
书销售史上的奇迹，同时又被作为永恒的
经典留存下来，其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都非常高。此次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这套

《海明威精选集》汇集了海明威最著名、最
受认可、最受读者欢迎的四部作品。

每个孩子都能透过画笔，发明他自己。
孩子所拥有的包容性与可能性，如深邃的海
洋充满未知。给他一支画笔，一点启发，他就
能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书里的30堂
美术课，从开放和探索出发，突破传统教育的
方法和思维，在与孩子的实际互动中，得到许
多惊奇动人的结果。我们想要理解孩子、理
解艺术的企图，都能在本书中得到启发。

第二部第二部
（十）（十）

卓越网
1、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白落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妈妈不是我的佣人 韩昌旭 秋德英

徐若英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3、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

陈宇欣 中信出版社
4、虚实之间 芮成钢 长江文艺出版社
5、雅舍谈吃 梁实秋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类

卓越网
1、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 东方出版社
2、超爆魔鬼经济学 斯蒂夫·列维特

斯蒂芬·都伯纳 中信出版社
3、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

吴敬琏 郭树清 秦晖 江苏文艺出版社
4、妙笔生花的秘密：商务写作新规则

纳塔莉·卡纳沃尔 人民邮电出版社
5、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崎

罗伯特·清崎 南海出版公司

经济管理类

卓越网
1、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托尼·赖斯 商务印书馆
2、史上最强脑力操：让你大开眼界的数学书

安德鲁·杰弗瑞 新世界出版社
3、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大海历险记

洪在彻 柳己韵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5、昆虫世界历险记 洪在彻

李泰虎 洪在彻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科普读物类

听说赵秉钧知道了应夔丞的死讯死状听说赵秉钧知道了应夔丞的死讯死状
后，语焉不详地叹说了一句“以后谁还敢替后，语焉不详地叹说了一句“以后谁还敢替
总统办事”。一个多月以后，赵秉钧服用一总统办事”。一个多月以后，赵秉钧服用一
帖中药，半夜腹中莫名其妙地阵阵剧痛，随帖中药，半夜腹中莫名其妙地阵阵剧痛，随
之上吐下泻。这个时候，赵秉钧伏在儿子之上吐下泻。这个时候，赵秉钧伏在儿子
的肩上，一阵辛酸，涕泪交流，不久抢救无的肩上，一阵辛酸，涕泪交流，不久抢救无
效，鼻眼流血而死。效，鼻眼流血而死。

洪述祖坚避青岛租界不出。可是一战洪述祖坚避青岛租界不出。可是一战
爆发，德国租界待不下去了。洪述祖潜逃爆发，德国租界待不下去了。洪述祖潜逃
至上海，却被工部局巡捕房侦知逮捕，随而至上海，却被工部局巡捕房侦知逮捕，随而
引渡给北洋政府。引渡给北洋政府。19191919 年年33月，审理数年月，审理数年
之后，北洋政府大理寺终审判决洪述祖死之后，北洋政府大理寺终审判决洪述祖死
刑。因民国已废除《大清刑律》，不再以斩刑。因民国已废除《大清刑律》，不再以斩
首处决犯人。其时刚好从英国进口了一架首处决犯人。其时刚好从英国进口了一架
绞刑机，正好就让这个洪述祖来开“洋绞刑机，正好就让这个洪述祖来开“洋
荤”。因为操作生疏加上洪述祖身躯肥胖，荤”。因为操作生疏加上洪述祖身躯肥胖，
又或许是命该如此，施行绞刑时，绞索竟生又或许是命该如此，施行绞刑时，绞索竟生
生将他的脖子勒断，弄得现场血污狼藉。生将他的脖子勒断，弄得现场血污狼藉。

正如圣经所说：“谁首先动剑，必死于正如圣经所说：“谁首先动剑，必死于
剑下。”这么三个卑劣的人物，再加上那个剑下。”这么三个卑劣的人物，再加上那个
武士英，最终一个一个地死于非命。可就武士英，最终一个一个地死于非命。可就
是这样的小人作乱，却造就了国家的重大是这样的小人作乱，却造就了国家的重大
变故与灾祸，并且陡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变故与灾祸，并且陡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进程。他们死有余辜不要紧，真正可叹的进程。他们死有余辜不要紧，真正可叹的
是，世事无常。是，世事无常。

腊月廿这天，叶毓川心里放不下，终于腊月廿这天，叶毓川心里放不下，终于
寻到犹太人兄弟开办的老牌子“瑞记洋行”寻到犹太人兄弟开办的老牌子“瑞记洋行”
去了。虽然说许酉亭与他几近反目成仇，去了。虽然说许酉亭与他几近反目成仇，
可毕竟也是师生一场，就这么被打死了？可毕竟也是师生一场，就这么被打死了？

门房进去通报时，叶毓川特地关照了门房进去通报时，叶毓川特地关照了
一声：“我是他儿子的先生”，免得许老先生一声：“我是他儿子的先生”，免得许老先生
当是生客不见。当时因为郑汝成满上海通当是生客不见。当时因为郑汝成满上海通

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
遭受牵累，都谢绝与旧人来往。在遭受牵累，都谢绝与旧人来往。在
玻璃门会客间里，身为“康摆渡”，英玻璃门会客间里，身为“康摆渡”，英
语为语为 compradorcomprador 的买办，叶父的目的买办，叶父的目
光冷静闪烁，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光冷静闪烁，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
的神色。的神色。

“许酉亭，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许酉亭，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
了呢？”了呢？”

叶父两只手一摊，答称：“啊拉叶父两只手一摊，答称：“啊拉
勿晓得呀。伊搭啊拉脱离关系了，勿晓得呀。伊搭啊拉脱离关系了，

报纸上也登过了。”报纸上也登过了。”
“原来听讲，是到日本去了。”“原来听讲，是到日本去了。”
叶父便说：“也有人看见，讲伊在制造叶父便说：“也有人看见，讲伊在制造

局外头被打死了。”局外头被打死了。”
叶父仍旧沉敛冷静：“当时几百个死人叶父仍旧沉敛冷静：“当时几百个死人

堆里，哪儿去寻尸首呢。”堆里，哪儿去寻尸首呢。”
其实，许酉亭没有死。在上海战败以其实，许酉亭没有死。在上海战败以

后，他随陈其美、蒋介石跑到浙江，在各处后，他随陈其美、蒋介石跑到浙江，在各处
乡下与老家流落了一阵，因浙江总督朱瑞乡下与老家流落了一阵，因浙江总督朱瑞
追捕不休，又先后扮成日本人，到宁波搭追捕不休，又先后扮成日本人，到宁波搭

船，流亡日本。其时，到日本避难的人很船，流亡日本。其时，到日本避难的人很
多，大家都是通缉犯，日子艰辛不堪，最大多，大家都是通缉犯，日子艰辛不堪，最大
的问题，竟然就是维持生计。一些带着钱的问题，竟然就是维持生计。一些带着钱
的，就躲起来不见人了。百般无奈之下，许的，就躲起来不见人了。百般无奈之下，许
酉亭辗转托人带信给“脱离关系”的家里，酉亭辗转托人带信给“脱离关系”的家里，
让带一点铜钿过去。让带一点铜钿过去。

于此之前，到许家问询过许酉亭事情于此之前，到许家问询过许酉亭事情
的还有一个人，周天功。看着这个小兄弟的还有一个人，周天功。看着这个小兄弟
一幅神情忧戚的样子，叶父一时话到嘴边，一幅神情忧戚的样子，叶父一时话到嘴边，
可是最后还是讲，人大概是被打死了。碰可是最后还是讲，人大概是被打死了。碰
巧他没有讲说是在制造局被打死的，不然巧他没有讲说是在制造局被打死的，不然
就穿梆了，因为周天功后来还在宝山炮台就穿梆了，因为周天功后来还在宝山炮台
揍过他一拳。揍过他一拳。

那天周天功一路回去，冷风沁骨，踽踽那天周天功一路回去，冷风沁骨，踽踽
而行。革命一场，小江北总算尸骨还埋到而行。革命一场，小江北总算尸骨还埋到
了坟场里，冬至这天他还赶去烧了一点锡了坟场里，冬至这天他还赶去烧了一点锡
箔，点了一柱香，许酉亭许大哥，却连尸骨箔，点了一柱香，许酉亭许大哥，却连尸骨
也没有寻到。也没有寻到。

回到竹行码头街的小五金店，阿菊连回到竹行码头街的小五金店，阿菊连
忙递给他一个装在信封里的便柬，说是刚忙递给他一个装在信封里的便柬，说是刚
刚有人送来，约他这个辰光去宝善街松风刚有人送来，约他这个辰光去宝善街松风
阁吃茶讲事情。周天功虽然心上疑惑，不阁吃茶讲事情。周天功虽然心上疑惑，不
知啥人啥事情，可既然是送柬来请，松风阁知啥人啥事情，可既然是送柬来请，松风阁
品茗，又是沪北十景之一，他也不敢怠慢。品茗，又是沪北十景之一，他也不敢怠慢。
怕辰光晚了，连忙叫了一部黄包车。宝善怕辰光晚了，连忙叫了一部黄包车。宝善
街现在又叫五马路，其实也不是老远。街现在又叫五马路，其实也不是老远。

可是进门上楼，到了松风阁楼上约好可是进门上楼，到了松风阁楼上约好
的包间，雕花窗棂、红木桌椅间已是悄无一的包间，雕花窗棂、红木桌椅间已是悄无一
人。问茶倌，讲人刚刚出门走了，是一位小人。问茶倌，讲人刚刚出门走了，是一位小
姐，已经一个人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了。姐，已经一个人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了。

周天功愣怔片刻，心头猛然一动，然后周天功愣怔片刻，心头猛然一动，然后
他“嗵嗵嗵嗵”拔脚冲下楼梯，又“哐啷”冲他“嗵嗵嗵嗵”拔脚冲下楼梯，又“哐啷”冲
出门去，两边一看，没有所讲之人，唯见一出门去，两边一看，没有所讲之人，唯见一
辆黄包车正往西去了一程。仿佛是心有所辆黄包车正往西去了一程。仿佛是心有所
感，周天功没有多想，抬腿就朝它追去，不感，周天功没有多想，抬腿就朝它追去，不
料这黄包车却忽然加速，而这周天功虽说料这黄包车却忽然加速，而这周天功虽说
也是拉过黄包车的，可是几年歇下来，腿脚也是拉过黄包车的，可是几年歇下来，腿脚
竟是不行了。不过周天功咬紧牙关，今天竟是不行了。不过周天功咬紧牙关，今天
死命也要追到这部黄包车！死命也要追到这部黄包车！

终于，终于，前头的黄包车像是发觉了什么，前头的黄包车像是发觉了什么，
忽然在路边慢慢停靠下来。隔得远远的，忽然在路边慢慢停靠下来。隔得远远的，
周天功也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黄包车周天功也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黄包车
上慢慢露出一截玄青的夹裙，然后是竖领上慢慢露出一截玄青的夹裙，然后是竖领
的翻毛对襟皮袄，站定转过脸来，她正是的翻毛对襟皮袄，站定转过脸来，她正是
宁香！宁香！

冷风瑟瑟的马路上，两人隔着二十来冷风瑟瑟的马路上，两人隔着二十来
步，默默对视。步，默默对视。

“我“我叫宁香。”重新在茶馆包间坐下，叫宁香。”重新在茶馆包间坐下，
周天功称她“仇小姐”的时候，她这样说周天功称她“仇小姐”的时候，她这样说
道。茶倌沏上保存完好、大冬天仍旧嫩绿道。茶倌沏上保存完好、大冬天仍旧嫩绿
的碧螺春，布下几碟干果，识趣地赶紧掩的碧螺春，布下几碟干果，识趣地赶紧掩
门退出。门退出。

四目相对之下，宁香讲：“没有想到，侬四目相对之下，宁香讲：“没有想到，侬
还活着。”仿佛当年乌镇路桥堍河埠头石台还活着。”仿佛当年乌镇路桥堍河埠头石台
上的一幕，又到了眼门前。当时宁香缩在上的一幕，又到了眼门前。当时宁香缩在
船舱里，听见岸上一声枪响，又听到船客叫船舱里，听见岸上一声枪响，又听到船客叫
打死人了，讲打死的就是刚刚那个小年轻。打死人了，讲打死的就是刚刚那个小年轻。

周天功从来是个不怕事的，此刻却回周天功从来是个不怕事的，此刻却回
避着宁香的眼神，他挠挠脑袋，“侬怎么还避着宁香的眼神，他挠挠脑袋，“侬怎么还
在上海？”在上海？”

宁香看着周林生，幽幽地道：“不在上
海，又去哪里呢？”

周天功嗡声嗡气地：“到外国去。”一语
既出，立刻意识到失口，这直接就联想到了
三年之前四马路上惨烈的一幕，那两张去幕，那两张去
法国的船票。法国的船票。

不不意宁香十分地淡然，一笑说：“我意宁香十分地淡然，一笑说：“我
一个女人家，洋文一句都不懂，怎么去法一个女人家，洋文一句都不懂，怎么去法
国呢？”国呢？”

然后，两人一时无话。宁香从提包里然后，两人一时无话。宁香从提包里
取出一个布包，仔细打开，骇然一张字迹蹩取出一个布包，仔细打开，骇然一张字迹蹩
脚却带有一缕已成黑色血迹的字纸：“要命脚却带有一缕已成黑色血迹的字纸：“要命
不要钱，要钱不要命，就等明朝天明。”周天不要钱，要钱不要命，就等明朝天明。”周天
功看着它，张口结舌。宁香盯着他，问：“这功看着它，张口结舌。宁香盯着他，问：“这
是侬的伐？”是侬的伐？”

周天功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应对。周天功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应对。
两边静默，宁香又问：“那个夜里，柳塘两边静默，宁香又问：“那个夜里，柳塘

的河码头，有人开了一枪，也是侬伐？”的河码头，有人开了一枪，也是侬伐？”
周天功缓过劲来：“老早的事情就不讲周天功缓过劲来：“老早的事情就不讲

了吧。”了吧。”
宁香沉吟片刻，说：“我今天寻着侬，就宁香沉吟片刻，说：“我今天寻着侬，就

是想问一桩事情，这是为了啥？”是想问一桩事情，这是为了啥？”
周天功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声道：周天功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声道：

“讲不清楚，勿去讲它了吧。”然而他忽然就“讲不清楚，勿去讲它了吧。”然而他忽然就
有点恍惚起来，当年他和一个小姑娘坐在有点恍惚起来，当年他和一个小姑娘坐在
一条船上，船行了一阵，一个男人家摸出一一条船上，船行了一阵，一个男人家摸出一
块冷山芋，宁香接过去啃起来。也许是他块冷山芋，宁香接过去啃起来。也许是他
饥饿的眼睛太直露了，小姑娘看了他一眼，饥饿的眼睛太直露了，小姑娘看了他一眼，
又咬了一小口，再看他一眼，终于掰下一块又咬了一小口，再看他一眼，终于掰下一块
山芋。山芋。

可是此刻，宁香晶莹的眼神盯住周天可是此刻，宁香晶莹的眼神盯住周天
功不放。功不放。

几天之后的大清早，叶毓川还没有出几天之后的大清早，叶毓川还没有出
门，周天功倒已经上门了。拜年的时候还门，周天功倒已经上门了。拜年的时候还
没有到，再讲也不作兴这样老清老早就上没有到，再讲也不作兴这样老清老早就上
门的，他一定是有事情。门的，他一定是有事情。

叶毓川连忙将周天功拉进书房，只见叶毓川连忙将周天功拉进书房，只见
他眼睛又直又亮，面孔都有些红涨起来。他眼睛又直又亮，面孔都有些红涨起来。
叶毓川心忖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就催促叶毓川心忖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就催促
着天功快讲。可是等到周天功讲出来的时着天功快讲。可是等到周天功讲出来的时
候，叶毓川还是大吃一惊，周天功要买劳格候，叶毓川还是大吃一惊，周天功要买劳格
的织布厂。的织布厂。

前几天松风阁的包间里，宁香一时泪前几天松风阁的包间里，宁香一时泪
眼晶莹，儿时逃难去上海她是记得的，可是眼晶莹，儿时逃难去上海她是记得的，可是

船上的那幕，那块山芋的事情，她是完全不船上的那幕，那块山芋的事情，她是完全不
记得了。世事沧桑，人生波折，她却至今孤记得了。世事沧桑，人生波折，她却至今孤
身一人，形影相吊，没有依傍。身一人，形影相吊，没有依傍。

然后宁香说起有一个德国人要卖掉一然后宁香说起有一个德国人要卖掉一
家织布厂，“有一个姓叶的叶先生，是不是家织布厂，“有一个姓叶的叶先生，是不是
侬的老东家？”侬的老东家？”

热气撩人的十六铺，许酉亭穿白衬衫热气撩人的十六铺，许酉亭穿白衬衫
吊带裤，戴一顶白色的铜盆帽，随人流从船吊带裤，戴一顶白色的铜盆帽，随人流从船
舷踏上栈桥。神情里的沧桑，眼神里的坚舷踏上栈桥。神情里的沧桑，眼神里的坚
忍，与他的年龄显得不太相符。两边咄咄忍，与他的年龄显得不太相符。两边咄咄
逼人、察言观色的审视目光扫过他脸际，许逼人、察言观色的审视目光扫过他脸际，许
酉亭不遑他顾、不动声色，慢慢走过栈桥，酉亭不遑他顾、不动声色，慢慢走过栈桥，
稳笃笃踏上码头。和熊成基的时候一样，稳笃笃踏上码头。和熊成基的时候一样，
十六铺布满了密探军警，严密监视着这条十六铺布满了密探军警，严密监视着这条
从日本到上海的船路。不过那个时候他们从日本到上海的船路。不过那个时候他们
属于朝廷绿营，现在则属于北洋政府。许属于朝廷绿营，现在则属于北洋政府。许
酉亭他们事先都算计过，密探军警手里只酉亭他们事先都算计过，密探军警手里只
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人的照片，哪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人的照片，哪
里认得他许酉亭呢！虽然心里砰砰跳，可里认得他许酉亭呢！虽然心里砰砰跳，可
一定要沉住气，不慌不忙，装作日本人卖一定要沉住气，不慌不忙，装作日本人卖
相，这些密探军警就不敢贸然生事。相，这些密探军警就不敢贸然生事。

一阵热风兜头扑来，到处热哄哄的。一阵热风兜头扑来，到处热哄哄的。
大船小轮舶满岸边，汽笛“呜嗡呜嗡”地此大船小轮舶满岸边，汽笛“呜嗡呜嗡”地此
起彼伏。码头上的苦力，尽数赤膊，挥汗如起彼伏。码头上的苦力，尽数赤膊，挥汗如
雨，扛着大包大件，往来于船舱和岸边。一雨，扛着大包大件，往来于船舱和岸边。一
年辰光，稍稍出于许酉亭意外的是，十六铺年辰光，稍稍出于许酉亭意外的是，十六铺
非但没有一点萧条，反而是车水马龙，人来非但没有一点萧条，反而是车水马龙，人来
人往，叫卖吆喝，更加闹猛了。人往，叫卖吆喝，更加闹猛了。

黄包车直接走大东门，斜穿过老城厢，黄包车直接走大东门，斜穿过老城厢，
出老北门，就可以到法租界了。离别上海出老北门，就可以到法租界了。离别上海
一年，街衢店铺、路人气息，仍旧十分地熟一年，街衢店铺、路人气息，仍旧十分地熟
悉，可是离别一年，却没有一个熟人朋友相悉，可是离别一年，却没有一个熟人朋友相
迎。在寂寞郁积的日本，在大海波涛的船迎。在寂寞郁积的日本，在大海波涛的船
上，他想到过周天功、曹可宜，当然还有叶上，他想到过周天功、曹可宜，当然还有叶
毓川。可是，他们都一一背叛了自己。生毓川。可是，他们都一一背叛了自己。生
活欺骗了他，只有革命是实实在在的。可活欺骗了他，只有革命是实实在在的。可
是此番回来，他不晓得结果会怎样，只晓得是此番回来，他不晓得结果会怎样，只晓得
等待他的，必定又是一番腥风血雨。不过，等待他的，必定又是一番腥风血雨。不过，
他绝不想再步范鸿仙的后尘。他绝不想再步范鸿仙的后尘。

今年今年22月，范鸿仙奉孙中山命令，潜回月，范鸿仙奉孙中山命令，潜回
上海策动武装起义，起义机关部设在法租上海策动武装起义，起义机关部设在法租
界嵩山路。他的目标是先行摧毁设在制造界嵩山路。他的目标是先行摧毁设在制造
局内的镇守使办公署，趁势杀掉郑汝成。局内的镇守使办公署，趁势杀掉郑汝成。
为此范鸿仙已经在制造局内联络争取到了为此范鸿仙已经在制造局内联络争取到了
百多名士兵作为内应。当时一些同志，不百多名士兵作为内应。当时一些同志，不
敢联络家人，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敢联络家人，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
钱，“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钱，“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
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
桥小客栈。”桥小客栈。”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